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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歷史學研究的困境與挑戰

呂妙芬＊

人文學衰微是全球的現象，博士一職難求的困境，不僅是嚴重的社會問

題，也讓優秀的學生不再選擇繼續深造。人社領域高等人才斷層危機，已經討

論多年了，2016年發布的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發展建議報告書〉 中也有許
多討論和建議，1但迄今許多問題仍未見改善。本文主要討論現今國內歷史學博

士班教育相關問題，教師所遭遇的困難和壓力雖也是重要問題，但限於篇幅，

本文無法論及。

在進入主題之前，我想先強調：過去三、四十年來，國內歷史學領域其實

有許多令人讚嘆的發展和進步，今天在臺灣從事史學研究的條件，也遠優於過

去。回想 1980年代，我們的歷史教育主要教授中國史，當時臺灣史只是中國史
的一支，尚未獨立成為歷史學門的次領域，關於亞洲和世界其他地區的歷史課

程都不多。當時國內的史學研究主要研究中國，且集中研究政治外交史、制度

典章、菁英士人的思想。四十年後的今天，我們基本上已建立一種由自身歷史

出發、逐漸擴展至世界的視野，這樣的視野也反映在歷史教育中，從臺灣史、

中國史、亞洲史到世界史，均有一定的課程。歷史研究的方法、視野、議題也

比從前更寬廣，無論是史學與社會科學、人類學、心理學、科技、藝術的跨學

科合作，或是研究主題涉及庶民階層、日常生活、物質文化、科技醫療、記憶

與認同、書籍與閱讀、空間、情感等，或是運用文字、圖象、出土文物、聲音

作為史料文本，都大幅擴展歷史研究的內容。加上近年來大量開放的新檔案、

出土文獻、重刊出版的古籍叢書、各類資料庫，以及資料探勘技術與數位人文

的發展，這些都是今日從事史學研究的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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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和全球史學學術社群的關係也遠比過去緊密，學術資訊快速流

通，新的著作與學說幾乎可同步被掌握。國家也推出各種鼓勵學術交流的計畫

方案與獎學金，現在國外學者來臺開會、訪問、講學，或是我們的學者與研究

生出國開會交流的機會，都大幅提升。臺灣史學界融入全球學術社群也表現在

國內高教求職市場的日益國際化，近年有愈來愈多外籍學者選擇到臺灣工作，

許多大學歷史系所和研究單位都聘任外籍學者。預料這現象未來仍會持續，也

有助於臺灣史學界更加國際化。

在上述學術資源優化的條件下，近年來大家都擔憂高教人才斷層。〈教育部

人文科學教育發展建議報告書〉 指出基礎社會科學類人才培育體系的問題：「正
面臨資源不足、招生困難、學生高齡化、競爭力不足、就業困難等彼此相關、

惡性循環式的困境。」 報告書也說到本土博士競爭力不足，並列出以下幾項目原
因，包括：國內博士生訓練不足、學生缺乏獎學金專心研讀、外語能力低落、

年紀老化、自我要求相對較低等。這些也是國內史學博士班教育常見的問題，

倘若國內培育博士的機制無法改善，在日益國際化競爭的高教求職市場中，將

可預期流浪博士的問題會持續惡化。

人才斷層的挑戰：對策與執行難度

（一） 廣招研究生不是好對策
面對人才斷層的危機，我們要鼓勵更多學生投入研究工作嗎？招收更多研

究生真的是好對策嗎？我相信這問題一定在許多教授腦海中盤旋過，甚至造成

某些心理負擔。如果我們的社會能夠創造更多聘用史學博士的工作機會，自然

需要培育更多史學博士；然以今天的局面，我認為廣招研究生不是解救史學人

才斷層的好對策，反而會製造更多流浪博士。

據我觀察，一直以來都有一些極優秀、具研究熱忱、才性適合從事學術研

究的學生，他們也願意繼續深造學習；這些學生在國內博士教育體系中若無法

被培育成出色的學者，實在令人惋惜，這也是我們最該檢討改善的。不過，目

前研究生在學術表現上也呈現比以往更大的差距，甚至在知名學校內也有一些

訓練不足的學生，但他們已經進入博士班就讀。理論上只要學生願意，他們都

應該被適當地鼓勵與教導，追求自我突破；然而衡諸現今高教和社會整體環境，

要選擇就讀歷史博士班，真的需要認真思考。若才性不適合卻勉強完成博士教

育，最終無法寫出優秀的博士論文，幾乎可預期畢業後求職的困境。目前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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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高教教職與少數工作外，擁有博士學位者在求職時並無優勢，有時反而處

於劣勢，這樣的現實處境讓人不得不認真面對。

我們應該建議學校：在招生時把關，只招收真正有能力、有意願從事學術

研究的研究生，然後投入更多資源和心力來栽培這些學生，讓他們在學術表現

上精進，未來能擔負起推進學術研究、教育傳承的重要使命。與此同時，學校

也應在修課與考試各階段，建立起品質把關，以及轉導不適合之學生退場的機

制，這樣反而能幫助學生更早找到適合他們的人生之路。

如此合理的建議，在執行上卻相當困難。現在許多學校其實面臨招不到好

學生，卻又不敢不招的困境，因為招不滿學生，以後員額可能會被收回，此後

續效應使得招生的學術考量變得複雜，把關機制也失靈。教師們衡量目前的大

環境，即使認為學校不應再辦博士班，但要主動提議關閉博士班總是不容易的；

老師雖想盡力培育學生，但獎學金和課程資源都有限，加上學生可能自我疏離

指導教授的指導。另外，我們社會習慣把放棄博士班修業看做 「失敗」，而非 

「人生抉擇」。我們的大學普遍沒有嚴格的淘汰制度，許多人仍覺得讓學生唸到 

底、拿到學位，總是比較好的結局。在這些制度和觀念的長期影響下，我們多

半處於能陳述問題卻無能解決的窘境，更何況如何判斷學生適不適合繼續深造

本就不容易，現實上也確實有人較晚開竅但突飛猛進，堅持不放棄而最後成

功。這些問題無法靠單一政策解決，它們牽涉到教學與評分的方式、整體學風

與社會價值，不過教育部和學校若能支持系所在招生時嚴格把關而無「懲罰性

後果」，或有助於維持高教的品質。在質與量的權衡下，我認為國內史學博士教

育應走「精而少」的路線，切實提升本土博士的學術養成更為重要。

（二） 適當的獎學金制度
許多歷史學的博士生都身兼數個計畫助理工作，才能糊口；到了博士候選

人階段，因工作而無法專心研究、撰寫論文的人更多。雖然助理和教學工作也

是重要的學習，但工作時數過高畢竟影響讀書和研究的時間，也讓博士修業時

間拖長。另外，學生無法全力以赴投入學習，可能迫使老師必須減低課堂的要

求，直接影響教學的品質。而博士階段緩步前進或論文停擺的氛圍，也造成學

生極大的心理負擔，這樣的氛圍會影響同儕，磨掉奮發的年輕鬥志。因此，優

化博士生的獎學金制度對於臺灣培育人文專業研究人才是極重要的。

臺灣人文學博士生普遍缺乏足夠的獎學金，這是過去經常被檢討的問題，

近期才見重大突破。今年教育部、國科會、中央研究院分別推出提升博士生獎

學金的方案，受到學界一致的肯定，認為是加強培育年輕世代的重要舉措。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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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挑戰則是：各學校、單位是否能夠建立優良的機制，讓資源用在最適合的

學生身上，發揮設置獎學金的預期效果。

（三） 強化課程與指導實效
單倚靠獎學金，未必能提升學生的研究成績，好的課程設計與指導教授的

切實指導更為重要。有些老師會說：「書是自己唸的」、「當年我們當研究生時，

老師也沒有特別指導我們。」 換言之，研究生應該更主動學習，學校已經提供了
各種學習管道，能不能做出好研究、寫出好論文，主要是學生自己該負責。這

樣的看法雖有一點道理，我們也確實看到某些優秀的研究生，真的能憑藉自己

的聰明才智和努力，完成優秀的論文。但整體而言，我仍認為系所的課程安排

與指導教授的切實指導，才是能否培育優良博士的關鍵；或退一步說，學校和

教師的積極指導，可以減少博論失敗的比例，提升整體博士的水準。

我見過一些博士生，他們到了博三、博四時，對於自己的論文題目仍沒有

具體的想法，給人一種不得其門而入的感覺。我也曾在博士論文考試時，忍不

住告訴學生，論文題目選得不好或整本論文不夠有新意。再進一步瞭解，就發

現學生是處於自我摸索、茫然無進展的狀態多年。我並非要說這一定是指導教

授未盡到指導之責，也可能是學生逃避老師的指導；我更想點出，今天大學中

確實有些研究生是處於無人管的狀態，他們對於研究工作如何推進不太有概

念，又缺乏引路人，最終花了八、九年的時間完成一本不成功的博論，影響前

途。

至於博士生需要廣泛修課嗎？這問題見仁見智，也與老師們自己的經驗有

關。有些老師並不認為學生需要修太多課，在指導教授的指導下展開學習和研

究也有很成功的例子，但是教授的實質指導就很關鍵。留美的老師通常有獲益

於廣泛修習不同領域課程的經驗，許多人也強調跨領域修課學習的重要。再看

國內的情形，各校歷史所開出的博士班課程數目都不算多，加上專業領域多元

的分散效應下，許多學生都抱怨課太少、沒有合適自己的課。而教育部對於博

士班修課學分的規定，也容易讓學生覺得只要修滿學分即可，而不是從自己研

究領域和課題出發，自我規劃學習的方向與內容。博士班課程不足與師資人數

直接相關；面臨少子化，許多大學都相應緊縮聘用教師員額，直接衝擊的就是

教育品質。儘管 「增聘教師、改善師生比」 是多年來學界的呼籲，但我們看到在
這波少子化趨勢中，不僅未能改善師生比，反而更加惡化。

歷史學門在培育博士方面還遭遇特殊的挑戰。前文說到，近三、四十年來

我們成功地把歷史教育從中國史拓展到臺灣史、東亞史和世界史，讓大學的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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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課程更多元。但是，全國歷史學教授總人數並沒有增加，2在領域多元化的情

況下，中國史領域的教師便明顯減少。這樣的變化對於博士班教育影響深遠，

因為國內歷史博士班主要培育的是臺灣史和中國史人才，研修世界史的學生多

半選擇出國留學。中國史領域的人才流失與教學資源的弱化，加速人才的斷

層，學界對於 「由盛而衰、不斷流失優勢」 的痛心感也較強烈。若著眼於歷史學
博士班教育優化的目標，實有必要增聘中國史和臺灣史的教師以強化課程。

除此之外，學校或可考慮以教師專長發展特色領域博士班，或透過跨校際

合作的方式來培育未來史學人才。國科會過去四年支持 「歷史學研究人才培育計
畫」，就是透過建立次領域的學術社群，結合跨校的老師與研究生共同研習，以

讀書會、演講、研究生論文工作坊等方式落實人才培育，也取得一定的成效。

然而畢竟是短期計畫型的補助，尚缺乏比較長期、制度性的規劃。事實上，要

更根本地檢討人文社會科學高等教育的問題並思考解決方案，是需要突破目前

許多框架和思維的，期盼教育部能號召各大學一起努力。

2 全國各大學歷史系所暨臺灣史研究所專任教師人數，從 101學年到 109學年，總人數從 277 
降至 262；歷史系所 1983-2019生師比的變化趨勢，2019年仍高達 19，比 1980年代退步。呂妙芬 
（2021），〈臺灣漢學四十年─裂變與跨界的思想史研究〉，收入耿立群主編 《深耕茁壯：臺灣漢學
四十回顧與展望》，頁 337-339，臺北：漢學研究中心。


